大青山——蓝色的梦

佚名
我与大青山的爱与生俱来。不曾一次追寻我最初和山的接触是哪一天哪一次哪一地，浑沌中觉得她随母亲父亲的脚步而来。在母亲的怀中父亲的背上我记忆了大青山，山的梦就从那时开始。她高大的身躯随我生命的年轮越刻越深，渐渐地便成为我脑海心头蓝色的梦。

  大青山地处阴山山脉中部，东起呼和浩特市的黑水河沟，西到包头市的昆都仑沟，  全长240公里，略偏于东北西南走向，是向阳的一段山脉，极宜于人们背山筑屋，面阳而居。大青山到我们村北的时侯她依然是山高坡陡，峰峦相连，峭壁高耸，沟深云远。没有上过山的人觉得这山有点怕，不敢爬，以为她有许多的艰难险阻。我们生在山脚下，与生俱来的便是山的德行。于是便穿着开档裤的时候就攀上摸下，不停的在山上摔打，由此练就了我们登山越岭如履平地的本领，也造就了我们宽仁坚强的品行。

  敕勒川，阴山下。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这首著名的南北朝时期北魏民歌历来被收录于小学课本而家喻户晓，领略这首著名诗歌的意境，非得登上大青山不可。上山而坐，面南而望，则其诗境一览无余，顿现眼前:  那半圆落幕般围圈的天际一一穹庐，就落在鄂尔多斯草原，哈素海象一缕洁白的哈达飘落其间，闪着如鳞的阳光，蒸腾着漫舞的霁气。碧草连天，蒲苇丛生，牛羊出没于草丛芦荡之间，一片安祥颐养的草原景象不由人卧山而想，触景生情。没有土默川哪来这首歌?没有大青山那会有唱响这首歌的念头? 登不上大青山怎会唱出这么安祥的歌?

  大青山沟壑纵横，植被茂盛。早春的青山，阳坡已渐渐绿起来，阴坡依然白雪皑皑。生长在前坡的樱桃树，山杏树早早地萌发花蕾，远远望去一片绯红的轻云在山峦间笼照。柳树早早地吐出了嫩芽，淡绿的色彩披散的娑姿恰是点缀的水粉画，充满了童话般牧童横笛的画卷。不久绯红的樱桃花和粉红的杏花相继开放，花粉的清香缕缕而来，那山野间鸟崔的叫声脆亮幽深起来，蜜蜂也已飞忙，彩蝶也已翩舞，轻盈而快乐的童年在大青山坡崖峰壑间回荡起歌声笑语。那一枝枝象猫尾辫似的榆钱花葱绿滴翠，撇一枝满嘴满嘴的吃起来，香甜水灵，十分可口，大自然天赐的食品养育着一方水土的人们。在山沟间捉蝴蝶，逮松鼠，跑累了奔赴沟底，用尖硬的石块砸几块晶莹的冰块咬着吃，解渴也解累。

  五月的大青山郁郁葱葱，草深树茂，蕴藏起一片片一弯弯神秘的色彩。十几个小家伙在山坡上玩滚石，捕乌，也多了几分警觉。乱草丛生的地方便自觉的躲开，深怕被毒蛇咬伤，山林纵深的地方也不敢涉足，担心有狼隐匿在林中。大青山阳坡上长满了桑椹树，玖红挂蜜的桑椹酸甜可口，格外馋人。採摘桑椹果也成为孩子们心驰神往的快事。当然玩也是有节制的，到中饭的时候也要捡好一捆柴或割好一捆草背着回家。

  大青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。野生药材种类丰富，有长着细茎开着浅蓝碎花的远志，绿叶肥硕铺地生长的大黄，也有状如兰花垂叶弯曲的知母，挺杆勺叶丛生连缀的柴胡。背一小口袋，扛一小镢头，刨一袋野生药材，简便的炮制凉晒卖到供销社换点零钱买铅笔买作业本，当然辛苦点也能卖更多点钱买鞋买袜子。打杏核打酸枣，套野兔套石鸡。更多的是捡柴禾，用来维继家庭的生活。

  冬天的大青山被接连不断的大雪覆盖了，苍颜白首，云蒸霞蔚，莽莽苍苍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。但没几天阳坡的雪就融化了，枯黄的林草又崭露在眼前。冬天的时候便是集中进山捡柴背草的季节，带着晨曦的阳光挺进山谷，捡拾好枯树枝，用软细的榆条编成捆柴的腰带，把柴捆结实，用绳子拴好背下山。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流下来，与山坡的尘土混凝成一条条一点点污垢布满脸庞，带着象花猫一样的脸回到家里，棉衣早已被汗水湿透，双手满是伤口，农村的孩子常常如此，没过两天手背便又愈好如初。疯跑着练就了一种大大冽冽的野性，艰辛着培育了从小便吃苦耐劳而苦中求乐的性格。

  大山沉载了一代代儿童少年时代人们的无邪与乐趣，大山也慷慨地奉献了他们追求梦想和愿望的物质财富。

  饿老鸱从山崖间盘旋而来，俯瞰着村庄和田野，冷不丁呼啸着冲下来，抓走小兔小鸡小鼠，展翅飞回山崖间石缝里的鸟巢。饿狼每临黄昏时分便相继的嚎叫起来，山壑间回响着瘆人的声音，渐暗的夜仿佛放大了它们狰狞的面目，看不见但总以为那吃人般的恶魔就隐现在山口的怪石间，村外是不能玩了，就近的伙伴们只好在农家大院里嬉戏打闹了。

  大青山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长在了我们的心间，她把整座山融进了我们的血液里，让她庇护下的儿女们阔开山的胸怀，成就山的直率，容下山的厚重，撑起山的视野。纵横捭阖的峰恋不断的升成智慧让人受用终身，千回百折的山曲悠然的勾来历史让人们魂牵梦绕。我不知道大清山石道逝而又踏的脚印从什么时候走来，我不知道山峰间起而又散 的云雾述说怎样的情怀。我有时想起她就格外的痛楚，看不见她的面庞，想不清她的身姿，梦不见她的故事，我便失魂落魄，从心底想唱起那跌宕回环的山曲，追回逝去的梦想。我每每苦思苦想中含着泪呼唤大青山，让你蓝色的梦常回我的心间。

